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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尊者夢中尋中陰身弟弟的故事 (前世今生論  慈誠羅珠堪布) 

 

 

阿底峽尊者親傳的依靠夢來回憶前世的修法至今猶存，依此修法，我們即可與

處於中陰境界中的眾生碰面、交流。曾經有一位名為上師日月光的大成就者就

依此法門而與自己死去的弟弟重新會了面，他的兄弟叫多傑將參，上師日月光

在弟弟死後的中陰階段中成功地依靠此種修法了知了他投生的去處。下面即全

文引用《夢境中陰聞解脫大生起次第法》中的相關段落，因其對此段經歷有詳

細而廣泛的介紹、描述： 

 

 

頂禮普賢寂猛尊！ 

 

豬年冬天，十一月的一個晚上，當時我正在類拉寺閉關。也就是在那一年，茲

嘎地方開始流行一種叫做泄血的惡性傳染病，二十多人一下子就被奪去了生

命，一百餘人則僥倖脫離危險，並最終得以痊癒。我的弟弟多傑將參當年也不

過 32歲，他和他女兒兩人都不幸死於這場瘟疫中。我閉關時距他的死期也就三

個月左右，當我一個人正在進行閉關之際，不知怎的忽然就想起了弟弟。傷心

之情不覺油然而生，我不禁想到：他們會轉生到哪裡呢？ 

 

阿底峽尊者曾傳下來一個能令人回憶起前生的夢修儀軌，此儀軌所要求的咒語

念誦，我以前即已圓滿完成了。為觀察弟弟的投生之處，我決定在二十一日晚

上依此儀軌實修一番。 

 

二十二日黎明時分，我終於感得一夢：夢中的我本在類拉寺裡，後跨過一條大

河來到恰那（黑水）地方一森林中。當時那裡聚集著多得不可思議的人群，大

家都在嘰嘰喳喳地議論著什麼。我的母親也出現在此處，她似乎比以前還要顯

得年輕。多丹、多傑智他和我，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不大一會兒，我就聽見

母親對我們三個人喊道：「你們三個不要住在恰那，應前往恰嘎（白水），那

裡要好得多。」她還說：「我馬上就要返回茲嘎，前段時間，茲嘎地方突然冒

出來很多盜賊，山羊及其他眾生共有二十來個都被偷走了。尼達你和多傑智他

最好先回去，多丹應隨後趕到。就是因為你們幾個待在恰那，我才特意趕來勸

你們走。我平常就對多傑將參很是疼愛，怕怨敵傷害他故一直巡視不停。現在

我又擔心家中遭盜賊搶劫，所以我準備立即過河直奔茲嘎而去。家裡為防止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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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已經請了阿達夏幫忙照看，我想看看他到底做得如何。多傑將參真是可

憐，好的去處已經非常少，他至今尚未找到滿意的落腳點。為避免他淪落到造

惡之人家裡，在未遇到清淨的積善人家前，我要求他務必耐心等待。這次你們

要是能夠碰面的話，一定要好好跟他說說。他自己也經常說些很傷感的話，我

只好時不時地安慰安慰他。現在我馬上就要回家去，否則盜賊來了就不好收拾

了。如果你們兩個碰到他的話，一定要拉著他渡過哲夏洞河，直接趕到茲嘎

來。」母親說罷就提前回去了。跨過一條陰山河後，我隨後也向茲嘎方向奔

去。 

 

母親離開沒多久，多傑將參就背著一大捆柴火從不遠處一搖一晃地向我這個方

向走來。他手托臉頰，一副悲哀的表情。一邊走一邊不停地唉聲歎氣，嘴裡還

不時地哼唱出一曲曲悲歌。我們就在原地等他，多傑一路哀歎著總算走到了近

前。對於他的突然出現，我多少有些詫異，帶著驚異的神色我對他說道：「真

是你呀！我還以為你早就死了呢。你居然又回來了，太好了，我們一道回去

吧！最好先到恰嘎那裡去。」儘管說了這一大堆話，但我還是不大敢相信眼前

的這個人就是弟弟多傑將參。看到他還活著，我不禁悲從心起，無量的憐憫之

意頓時就在心底湧動起來，我半是問他，半是自言自語道：「你是活著與我碰

面嗎？」 

 

多傑此時則答話說：「到目前為止，已沒有我未曾涉足過的地方。與我在一起

的朋友大約有一百七十餘萬，其中的三分之二已墮落到深不見底的大黑洞中，

另一部分則遊走不定：有些因害怕風雨而跑到森林中去；有些則躲進地洞、岩

洞中；我和個別同行者想到茲嘎接受中陰聞解脫灌頂，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

才趕赴這裡。 

 

一路上母親一直在用衣服保護我們，所以狂風暴雨、嚴寒冰雹才未能傷及自

身，我們也未曾進入大洞中去，曾經有一個叫阿克‧康巴里的人，當時茲嘎之地

的人都勸他不要進入洞中，但他就是不聽，非要進入洞中不可，現在康巴里可

能已處於最危險的境地中了。阿多、紐增兩人和我在一起，阿多曾說過：『日

月光上師會到我們這裡來，大家千萬別去造惡者的家中，否則一定會沾染上晦

氣。』不過話雖這樣說，但要找到積善之家又談何容易，這生當中怕是很難遇

到了。現在的我非常失望，如果再這樣拖延下去，我們很可能就要被引入大洞

中。以前跟你在一起確實給我帶來了很大利益，現在我已是業障深重、身心骯

髒，看來只好隨便選擇一家人投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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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說完後轉身就走，邊走邊又說道：「餓鬼、旁生、地獄這三惡趣都未去投

生，看來現在最大的可能便是前往惡人家中投胎了。」言罷即長歎一聲。正走

的同時，他又開始哼唱了起來：「家呀家積善之人家，難呀難大地上難尋，髒

呀髒惡人家真髒……」他就這麼邊走邊唱著，語調極其悲涼。依然是用手托著

臉頰，背上依然背著那捆乾柴，人還是那麼一晃一晃的。我急忙喊住他：「等

一等，弟弟！」等他站住後，我又問他：「你碰到過茲嘎地方死去的人沒有？

若遇見過，他們都是誰？你們是不是同行？現在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多傑一臉落魄地回答說：「今年我碰到過很多茲嘎地方死去的人，有些瞬間就

離開了；有些則與我待了將近一天；曾接受過你灌頂的四五個人和我共住了十

天左右；還有紐增，她爬過一座山後就走了，不知她現在的苦樂感受又如何；

其他人都已了無蹤影，一個一個全都次第消失。不過中陰救度法門，特別是中

陰聞解脫法門，人在活著時實在是太需要經常於耳邊聽聞受持了。在我們這些

人中，凡是以前聽聞過本法的，基本上都能辨別自己去處的好壞與否。當我們

共同念誦起中陰願文時，數十萬眾生開始嗚嗚地放聲痛哭。當時也曾問過他們

為什麼要如此哭泣，他們回答說：『你們真幸運，能念誦這麼悅耳動聽的願

文，還會辨別投生之處的好壞，並能和睦相處、共同起居，這實在令人羨慕。

看到這些，我們才傷心落淚，因你們是這樣的幸福，而我們呢？所以非常希望

能將此殊勝大法傳與我們。』 

 

聽到這一請求，我便將中陰聞解脫法從頭至尾基本上都傳給了他們。那些人事

後又問：『當法性中陰來臨時，那麼好的光道顯現在眼前，你們為何不奔向那

裡，反倒要漂泊在此處呢？』我回答道：『法性中陰到來時，光線、光芒、聲

音，各個威力都巨大無比，我們當時都昏厥過去了。那一時刻，平日所體認的

實相、光道並未顯現出來。我活著時，中陰直指法門只聽過兩次，當法性中陰

境界真的現前、馬上就要認識它的本面時，它卻倏忽消失。如果活著的時候能

聽聞三次此解脫法門，那就決定可以認識法性中陰的本性。可惜只聽過兩次，

所以把大好時機全給浪費了。因此我才想轉生到積善之家中，故一直在苦苦等

待著這一時機的到來。但這種機會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直到現在都未能如願

以償。』」剛剛講完這番話，弟弟又開始悲哀地唱起：「家呀家積善之人家，

難呀難大地上難尋，髒呀髒惡人家真髒，多呀多惡趣胎門多，怕呀怕懼中陰險

途……」一邊唱，多傑一邊就又背上木柴沿著險惡的道路一晃一晃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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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向他的方向追趕過去，一邊跑一邊喊他停下來。等追上他之後，我拉住

他說道：「弟弟，不用那麼難過，我絕不會看著你痛苦而不管。煩你給處於中

陰境界中的眾生捎個口信，告訴他們在茲嘎地方有一類拉寺，那裡有一名為日

月光的大德，他正在給予他同一種族的眾生傳講中陰聞解脫與繫解脫大法，他

們也可以前來聽受。你把他們都帶過來，我每天早晨都會不斷念誦聞解脫與繫

解脫，同時還要做『食子百法』、『水施』、『中陰水施』並念誦其他的一些

願文，此等功德我都會迴向給他們。」 

 

聽完我的話，多傑稍稍感到一點寬慰，他隨即對我說：「看來我們茲嘎地方的

人大多都已有了好的去處。前段時間與他們分開後，他們因為懂得如何選擇投

生之胎門，因此現在來看肯定都已得到了暇滿難得之人身。那些身處中陰身的

眾生們都在議論說：『你們茲嘎人真幸運，不僅有人能對中陰眾生宣講佛法，

還了知選擇胎門的方便法，這真是稀有難得。』他們各個都羨慕不已。茲嘎人

中與我一樣未找到善妙去處的個別人，我們大家就圍聚在一起共同念誦『中陰

救畏文』、『度脫險徑文』、『供燈文』等願文。你每天早上也應念誦『中陰

發願文』迴向給我們，這樣大家一定會皆大歡喜。我非常想得人身，所以才在

此等候。當我們這些中陰眾生聲勢浩大地齊聲念誦願文時，以此功德，中陰身

的數量明顯減少。以此觀之，也許眾多中陰眾生都已選擇了好的胎門。在中陰

境界中，當不同種類的眾生數目多達數十萬乃至上億時，我和藏族的三位密咒

士就成為了其中最負威望者。他們三人曾長時間修持過轉世中陰聞解脫法門，

至於我本人，我想這種境遇是我得過很多密宗灌頂的功德力所致。但不曾想好

的去處簡直就像如意寶洲一般難以尋覓，而不清淨的所在卻如打開蟻穴、裡面

的螞蟻蜂擁而出一樣到處可見。至今我都未找尋到滿意的投生之處，而當初與

我在一起的七十餘萬眾生，幾個月前就已各奔東西了。近來則有五百人與我一

起繼續觀察、尋找，但我估計在三天之內，他們也都會找到各自的去處，大家

那時便得再次各奔前程。 

 

一般來說，中陰界的眾生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相處在一起，一個月之後，大

家便要各自分開，而後又有新的眾生，幾十萬或幾百萬源源不斷地補充進來，

他們相處一個月之後同樣也得各奔自己的落腳點而去。現在看來，所有茲嘎人

中除我以外都已找到了各人的投生去處，大家全都四散而去，就我一人還在等

待。母親說過不要前往惡人家，否則會沾染上晦氣，她交代我在未遇到積善人

家之前，務必耐心守候。我也告訴過母親，你老是講些缺乏考慮的話，如果只

知道盲無目的地等待，那麼在這一等待清淨投生處的過程中，要是萬一被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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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洞中又該如何對付？每天都有不可思議的眾生被帶到大洞中去，如果我也被

他們拉入其中，那時該怎麼辦才好？母親洞悉了我的擔心後就安慰我說：『你

未得到清淨去處之前，我一定幫你不墮入大洞中，同時日月光也會將功德迴向

給你。因此用不著害怕，也不必悲觀沮喪。』儘管母親這樣說了，但我現在還

是感到非常失望。」 

 

感到非常失望的多傑說罷就又唱起了那首悲歌：「畏呀畏大洞真可畏，怕呀怕

懼中陰險途，沉呀沉木柴太沉重，中陰中失望復失望，家呀家積善之人家，難

呀難大地上難尋……」邊唱邊用手托著臉頰，背上那捆乾柴，長籲一聲之後，

多傑又一晃一晃地離開我而去。 

 

此時的我不禁淚流滿面，揩乾眼淚之後，再抬頭看他，只見多傑還在悲哀地邊

走邊唱。我急忙叫住他∶「弟弟，別走！我還有事要告訴你。」聽到我的召

喚，多傑便把背上的柴卸在身旁的小土堆上，然後就唉聲歎氣地在原地等我。

我急走到他跟前說道：「別再痛苦難過了，我在類拉寺建了一座寂猛壇城，現

在我將這個功德全部迴向給你；另外，我曾供養過洛桑格西一個月的口糧，並

給過他念經費，請他念誦觀音心咒；還在類拉寺重新召開了念誦觀音心咒的法

會……我把這些善根，再加上自己平生所積的一切善根，全都迴向給你；除此

之外，我會讓家人也念誦觀音心咒迴向給你；而且自從你離開人世之後，我們

就未再造作惡業，倒是一直在想盡辦法廣行善事，所以千萬不要悲觀失望，一

定要繼續找尋積善之家。或者就應以意幻之身將心識完全專注起來，因聞解脫

中說過：中陰身之心識專注於何方，彼即生於何方。所以你應將自己的心完全

投注在蓮花生大師的銅色吉祥山剎土上，並發願往生那裡。若真能得到這樣的

結局，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快慰的事！」 

 

但多傑聽罷卻對我說：「我活在人間的日子實在太短，這怎麼能讓我滿足？因

此我想再來人世並比此生多活上一些時日。這一切都怪那個掃帚星棠瓊瑪，現

在我已重新鼓足起勇氣想再得人身，並力爭轉生到一積善人家。雖說仰仗你們

的恩德我平日也很少造惡，但在人間時我卻未能好好修持佛法，現在想來不覺

後悔萬分。一想到沒有跟親人們和睦相處、共享天倫之樂，我的心就隱隱作

痛。人間合家團聚的融融景觀，在別處的任何地方都無從尋覓。當這一切都在

眼前的時候，我卻不知善加利用、珍惜；如今，所有這些曾經有過的美好情感

都已不復存在，再想要找回往昔的歡樂時光怕已不大可能。不過無論如何，我

都要找到積善之家，這個願望是如此強烈，一直支撐著我等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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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傑說完這番話後，整個人已是熱淚盈眶、泣不成聲，臉上那種哀怨的神情讓

人不忍心再看下去。我趕忙轉換了一個話題：「在中陰境界中，你碰到過你女

兒查鶴瑞嗎？」 

 

多傑回答道：「一個月前，在不計其數的中陰身中，剎那間我曾看到過她那張

熟悉的臉，但隨後就再也沒有碰到過她。」沒曾想提到女兒反而更令多傑傷心

難過，他的淚水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哀傷不已的多傑隨即便重新背起柴

火，沿著剛才走過的道路，一晃一晃地再度出發奔向未知的前方。邊走邊又唱

道：「樂呀樂人間真快樂，苦呀苦中陰險途苦，短呀短人生太苦短，聚緣少傷

心復傷心，小呀小自由天地小……」他就這麼邊走邊唱著，繼續向前走去。 

 

我再次喊住了他：「等一等，我還有件事要問你。」等他站住後，我便開口問

道：「你見過中陰法王了嗎？」 

 

多傑此次則回答說：「尚未見過他。據說如果被引入大洞中的話就能看到他，

但我想我還是不進去拜見他老人家為好。每當要靠近大洞時，渾身上下就像自

心裂開一般恐懼不已、痛苦難忍。我還算幸運，有母親保護，別人都是孤孤單

單，毫無自由可言。他們在沒有護佑的情況下，身不由己地就被推向大洞中

去。大家在臨近洞門口時，各個都嚇得面無血色，驚恐萬分的眾人就如心臟被

撕裂般顫慄不止。在洞門邊，很多人都因恐懼而昏厥於地，還有一些則哀號悲

泣道：『我要掉下去了……』隨後便一個接一個地掉進黑洞中。」 

 

多傑邊說邊朝上邊走去，然後又開始唱起那首悲歌：「畏呀畏黑洞真可畏，快

呀快黑業猛風快，灼呀灼業力火灼人，漂呀漂無友獨飄零，留呀留一切帶不

走，重呀重業力不堪負……」嘴裡連聲歎著氣，費盡力氣背著那捆柴，多傑又

開始一晃一晃地向前走去。 

 

這回我乾脆追著他跑，追上他之後，我告訴他說：「現在我正在竭盡全力幫助

你，你不必太過傷感。而且我已發過願，一定要保證你再獲暇滿難得之人身，

且能值遇正法；不僅如此，我們兄弟倆還要再度相見，這就是我發過的大願，

因此說你不要再痛苦不堪，因為我就是你的依靠。再者說來，並非是你一個人

需面對死亡，我們倆或遲或早都得迎接這一時刻。非唯我們兄弟二人如是，一

切眾生無一能逃脫死主的大網，各個都要感受死亡所帶來的折磨。不要再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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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氣了，應該放鬆、坦然安住，同時猛厲祈禱大悲聖尊觀世音菩薩，還有經常

幫助你的母親。你常常提到的母親實際上可能就是你自己的本尊──金剛亥

母，因你已得到過很多金剛亥母的修法灌頂。想來你應該了知忿怒母事業的加

持力，在整個中陰期間，都是她在護衛你。現在你應如是虔誠祈請聖佛母金剛

亥母：『請慈悲垂憐觀照我。』我本人也會於每月初十持續不斷地廣作佛事，

並祈禱諸佛菩薩加持、護佑你。」 

 

多傑的心態稍稍平復了一些，他口氣緩和了一點，接著又對我說道：「哥哥，

只不過因自性中陰階段對我來說太過痛苦，所以我才把一肚子苦水向你傾吐了

半天。儘管嘴上嘮叨個不停，其實我心裡很清楚，比起別的中陰眾生來，我已

算是很幸福的了。你做的七世丸火施及念誦繫解脫對我利益極大，而且還饒益

了別的中陰眾生。很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做成小泥塔，同時繼續為我念誦繫解

脫並進行七世丸火施，這些以及酬懺儀軌都會對我帶來非常大的功德利益，因

此懇請你能精進為我行持下去。」多傑說到這就站起身來，準備走的同時嘴裡

又冒出來一句：「戒律呀戒律扔河裡。」 

 

在他說出此話的當兒，我滿懷疑惑地追問道：「這是什麼意思？不要隨便亂

講，到底是誰把戒律扔進河裡？」 

 

多傑不緊不慢地回答說：「在尋找投生之處的過程中，有天晚上，我親眼看到

三個出家人把戒律扔進河中（意謂捨戒）。」言畢，他便準備過河而去。 

 

就在此時，多傑智他、可愛的多傑，還有我，一行三人不知不覺間就已走過了

恰那那片險惡之地，抬頭一看，一片平坦的草原突兀現在眼前。我們三人這時

都注意到平原下方有一位騎著馬的白髮密咒士正向這裡走來，另有一位出家人

及密咒士一左一右為他牽著馬，三人漸漸向我們這個方向直逼過來。多傑看到

他們後馬上就想跑掉，我一把抓住了他並問道：「你往哪兒跑？」多傑顫顫巍

巍地答話說：「那個密咒士會吃了我！我一見他就無比恐懼。」我連忙安慰

他：「不用怕！這人究竟是誰？」多傑一臉惶恐地回答說：「他是邦柯樂寺

的，名氣非常響亮，我都不敢說出他的名字。」多傑一邊說，一邊由於恐懼而

顫抖不已。 

 

再看那個密咒士，也是一身出家人裝束，白髮蒼蒼，身上還披著一件披風。當

他最終來到我身邊時，密咒士開腔說道：「日月光尊者，你的的確確是能喝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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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吞盡山王的那種人。」我則回應說：「想喝乾大海的貪心，我從未生起

過；亦從未傷害過任何眾生。我只是一個吃屬於自己的飯、同時獨自閉關苦修

的人，喝乾大海、吞盡山王那樣的重任恐怕只有你才能荷擔得起來。像你這樣

的人說我……」話說到這裡，我心中忽然生起了佛慢，身邊也突然出現了自稱

是我弟子的四位密咒士。他們對那位白髮密咒士說了很多壓制他氣焰的話語，

完全站在我這一邊嚴厲指斥他，最後眾人都哄笑起來。他們三人面對這陣勢愈

發顯得害羞難堪，就像自我解嘲一般他們最終嘀咕道：「我們到江持去吧。」

說完就轉身離開了。我則趁機對弟子們說：「大家一起到恰嘎去！」 

 

就在此刻，母親一邊念著度母心咒，一邊趕到恰嘎河邊迎接我們。一見到我們

她就歡喜地說：「我是來迎接你們回去的。」說話的同時，她還不停地用河邊

的乾沙子塗抹自身。 

 

大家先後越過一條河，漸漸來到切測山邊，此時的我恨不能馬上就趕回茲

嘎…… 

 

正在此時，我忽然從夢中醒了過來。清醒的同時感到身體一陣陣顫慄，再定睛

一看，才發覺自己早已是淚流滿面。傷心難過之餘，我立刻開始念誦聞解脫與

繫解脫，併發下許多誓願，還念誦了迴向文，以期能對弟弟帶來實際利益與幫

助…… 

 

大概一個月之後，也即十二月的十一日晚上到第二天黎明，我又做了一個夢： 

 

地點好像是在約當山谷，當時我正向山中走去。忽然，從對面蓊蓊鬱鬱的森林

中傳過來一陣陣砍伐樹木的「哢哢」聲，循著聲音，我一步步摸到近前，結果

竟發現多傑將參正賣力地劈著油松。不勝驚訝的我禁不住衝他大喊起來：

「喂，多傑！你在這裡幹什麼？怎麼還沒找到投生之處？！」 

 

滿頭大汗、氣喘吁吁的多傑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我說：「投生之地原先倒是找

著了一個，可惜就是離家太遠，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因我對自己的家鄉十分

留戀。」 

 

聽到他的回答，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又看到他在劈油松，我便問道：「你劈

這個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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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傑擦了擦臉上的汗，然後告訴我說：「無論走到哪裡，我都害怕身處不見天

日的黑暗中，因此我才劈油松用以照明。」 

 

這時我已整理好自己的思路，於是便略帶責怪地對他說：「你為什麼不趕快去

投胎呢？為何還要待在這裡浪費時間？難道你自己一點也不著急？聞解脫中早

就明示過了，在中陰階段，有多種不同的選擇投生處所之方法，諸如如何選擇

清淨空行剎土或選擇有垢染的輪迴胎門，這些內容要點你如今還能憶念嗎？若

聽從我的建議，那你大可不必選擇再入輪迴之泥潭，因輪迴本身一定會令你痛

苦不堪。你實在應該將心專注在西方極樂世界，或其他佛國剎土上，以求盡快

往生那裡。如能如此行事，則你肯定可以得到解脫，因你現在已沒有了肉身，

只剩一個意生身而已，憑藉這個條件，你可以輕而易舉地轉生到任何你欲往生

的剎土，在這一過程中，沒有什麼障礙能阻擋得了你。現在，我自己的肉身還

留存在人間，此刻的我只是夢境幻化身，而你又是中陰意生身，故我們倆都是

借助幻身而存在。如果我們碰一碰手就會發現，一絲一毫的觸受都不會發生。

你若不信，我們現在就試試看。」 

 

說罷我即把手伸向多傑，但驀然間，我們倆全都被發生在眼前的事實搞蒙了─

─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兩雙手在接觸的剎那，根本沒有互相無礙穿過，相反，

實實在在的與肉體實際接觸一模一樣的感覺倒讓我震驚得啞口無言。多傑立即

不以為然地嚷嚷道：「不對，不對，明明有真實的感覺嘛！」 

 

深覺詫異的同時，我暗自思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毫無疑問，我現在是在夢

境中，而弟弟更已死去多時，生者與死者在此山谷相見，握手時怎麼可能會有

觸摸感呢？這一切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 

 

再看看弟弟那張我早已熟悉的面龐，而弟弟也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一種共同的

預感開始彌漫在我倆心間：這可能是我們兄弟的最後一次相聚，以後怕是再也

難以碰面了。在這種情緒籠罩下，我們相互端詳了許久…… 

 

唉，我終於無奈地認清了一個事實，無始以來，眾生自相續中的我執習氣誠可

謂根深蒂固，非常難以摧毀，這就是凡夫身陷輪迴的最主要原因所在。 

 

反覆審視之後，我們兄弟倆都體認到，當虛幻的中陰意生身與虛幻的夢境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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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遇時，兩種幻身還是能夠感受到對方的存在，比如一握手就會產生真實的

觸摸感──所有這一切都在向我們表明：執著顛倒、錯亂的假相之習氣，實實

在在是太難消盡了。明白了這一點後，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感頓時從內心生

起，我開始迫切、猛厲地祈禱起上師三寶的加持與護佑。 

 

多傑接著又與我交談起來：「我原先也想往生到某一個佛陀剎土，但這樣的念

頭只要一生起來，我就會感到相當恐懼，這可能是業障所致吧。不過我確實不

想到地獄、餓鬼及旁生趣中，而且去這些惡趣的因緣好像也並不具足。不管怎

樣，我還是希望能再得一次人身，因為我總感覺自己在人世的存活時間非常短

暫。坦率地說，得到一個暇滿人身比往生佛剎更能令我心滿意足，這個願望早

已牢牢占據了我的腦海。」 

 

聽到弟弟說出這番話後，我的感覺只有用「無奈」二字來形容。無計可施的我

只得對他說：「佛國剎土才真正具足無量功德利益，那裡無比殊勝的吉祥安樂

又豈是人間所可比擬！這麼好的去處你不願去，反倒要自甘沉淪、心甘情願地

再回五濁惡世的人趣中打轉轉，這不是業障又是什麼？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悉

聽尊便，但好歹還可以幫你一下，現在我們就去尋找一戶清淨的積善之家

吧。」 

 

我帶著多傑首先來到山谷中的一處地方，那裡有一座三層高的樓房。指著那幢

房屋我責問他道：「你老是埋怨說找不到投生之地，這不剛好就有一個嘛，咱

們趕快進去吧！」誰料他卻興味索然地搖搖頭說：「像這樣的投生地簡直多如

牛毛，要是對它們滿意的話，我也不至於等到現在。我不想去這種地方。」弟

弟既然這樣說了，我只好隨順他道：「那我們就再往前走走吧。」 

 

離此不遠處，我們又發現了一座房屋，於是我便對多傑說：「不知道那裡會怎

樣？咱倆乾脆從房子後面爬上去看看。」說罷我們就開始攀著房後的石縫一點

一點向房頂爬去。來到屋頂後，發現在天窗下面有架梯子，順著梯子我先往下

走去，然後就招呼多傑說：「我進去先看一看，你隨後就下來。」但多傑卻並

未對我的建議表示出太大興趣，他從上往下探視了幾眼，神情似乎略帶不滿，

因而人並沒有緊跟著下來。 

 

我獨自一人爬下一個樓層，到了第二層時，才看清楚此層房間全都是空的，似

乎從沒有人入住過。而且房間的柱子也有些翹裂，屋梁亦搖搖欲墜。再往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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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進入第一層之後，發現這裡滿地都是污泥雜草，中間還夾雜有塊塊腐肉、

累累白骨以及很多動物的腸子，整個地方污穢不堪、血跡斑斑、腥臭撲鼻。更

可怕的是，牆上竟還粘有許多胎盤膜……所有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一下子全都

撲到了眼前，讓我陣陣反胃、噁心不已。 

 

深恐染上晦氣，加上又快要吐出來，我急忙跑向一個小門洞打算從那兒逃出

去。腦袋裡蹦出這個念頭的同時，我又想到了多傑：弟弟要是投生在這樣的污

穢之地肯定不會有好的來生，我一定要設法再幫他找一個理想的去處。 

 

就在此時，多傑將參已從樓上爬了下來，當他走到房子邊上時，嘴裡又開始哼

起那首悲歌：「髒呀髒惡人家真髒，家呀家積善之人家，難呀難大地上難尋，

苦呀苦中陰險途苦，小呀小自由天地小，走呀走漫漫無邊路……」歌聲漸遠漸

小，我的弟弟多傑將參逐漸向遠方消失而去。 

 

看到他離去，我的內心就像火燒火燎一般焦急難耐，真想衝上前去安慰他，並

幫他繼續找尋，怎奈那個門洞實在太小，根本容不得我出去，我只能聽著多傑

悲哀的聲音一點一點消盡在遠方。最後，我奮力掙脫到門外，剛一出洞，我立

刻大喊道：「多傑將參！多傑將參！多傑……將參……」但這一切都為時已

晚，他再也聽不到我的呼喚了，我只能聽任他從我的視域中徹底消失！ 

 

此時的我心中悲痛無比，真實無偽的大悲心自然而然就生了起來。唉！可憐的

弟弟，這次遇見他根本就沒來得及好好與他敍談一番，都怪這個骯髒不堪的破

房子！不過，剛才若沒有鬆開他的手，這種結局又何得發生？說來說去還是怪

我，現在又該到哪兒去找回弟弟呢？也許以後再也見他不著了。但不管怎樣，

我還是要竭盡全力找尋他，一旦發現他，一定要詳細詢問他的處境及近況，並

想方設法用佛法打動他，幫助其往生佛國剎土。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最起碼

也要助其找到一積善之家……一想到他的憂苦，傷感之情就難以自抑；對他本

人來說，切身感受的痛苦更是何堪忍受啊！ 

 

呼喊著他的名字，打算馬上就去找他……就這樣，喊著喊著，我從夢裡就驚醒

了過來。醒來後，我便將此夢境完整記下並整理成文，希冀一切眾生均能從中

獲益。 

 

事情後來的發展是這樣的：多傑將參最終還是得到了十八暇滿之人身，隨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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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精進修持聞解脫法，並將此法之傳承接續了下去。 

 

嗚呼悲哉中陰諸眾生，唯有感受痛苦無安樂。 

 

俱生骨肉紛紛離散兮，親友財物飲食無一留。 

 

獨自承受細微惡業苦，中陰眾生痛苦不堪言。 

 

未能了知自性真可悲，如是眾生無依亦無怙。 

 

寂猛聖尊大悲恆觀照，願中陰眾生獲其果位。 

 

上述宣說夢境經歷語，乃吾親遊中陰界後造。 

 

絕非不了義之方便說，為利一切有情而著文。 

 

願諸眾生皆識自本面，願中陰痛苦均得解脫。 

 

日月光尊者宣說夢境經歷終。 

 

 

 

上文所描述的是依特殊方便法值遇尚未獲得後身之中陰眾生的一種經歷，不過

若就普遍情況來說，佛經中曾指出過，凡夫死後之中陰身，只具有往昔習氣之

增上力，就像夢中做夢一樣，一般而論，直接相遇之事並不可能普遍發生。有

些人會採用像我們熟知的降神法那樣的法術去勾招亡者的靈魂，並與之對話，

這種做法也並不罕見。這些人都認為他們是在與真正的靈魂溝通，但事實真相

卻是：這些能與之交流的靈魂並非一定就是亡人的靈魂，此種現象就像在米拉

日巴尊者師徒前勾招亡人魂靈、且為之灌頂的苯教修行者一樣，（其實他勾招

過來的根本就不是那個死者本人的神識。）因眾生依憑各自業力，在死後全都

已按自身的業果軌道步入各自的六道輪迴之趣，此等道理在《如何投生經》中

有詳細廣說，有興趣者不妨自行深入研讀，此處就不再贅敘。 

 

依靠催眠、夢之要訣回溯前世之試驗而生信 (前世今生論  慈誠羅珠堪布) 


